
第一章 無緣未婚夫 

春去。 

秋來。 

一場細雨綿綿的秋雨下過後，江南的氣候漸漸轉涼，早晚的寒意瘮人，大地也染

上一層枯黃。 

不像北邊的天氣已經開始下雪了，南邊的秋天只是草葉略凋，長青的樹木猶帶綠

意，不讓秋的腳步遠去。 

將近百畝的桑園翠色依舊，桑園邊是一座座土磚築成的蠶室，幾名養蠶人進進出

出的以桑葉養蠶。 

雖說有點涼了，但是秋老虎還是威武無比，到了近午時分熱得叫人汗涔涔，不時

見著挽起袖子的蠶娘在那拭汗，一筐一筐的清理蠶沙。 

蠶沙、蠶蛹可入藥，能賣銀子，收入還不算差。 

不過真正賺錢的是蠶吐出的絲，生繭或熟繭都是一筆可觀的進帳，養蠶人家在江

南處處可見並不稀奇，且以此為生的人家更是不少，因為江南是絲綢中心，養蠶、

織布是女子尋常的技藝，更造就很多織就大師。 

一齡蠶，蠶卵剛孵化出來時身上有毛，呈黑色，稱蟻蠶或毛蠶，第二天後體色逐

漸轉白，約經四天蛻皮成為二齡蠶。 

蟻蠶蛻皮後體色轉為白色，每蛻一次皮就增加一齡，幼蟲蛻皮四次後進入五齡蠶，

每蛻一次皮身體的成長就加大，尤其是四、五齡時期最為明顯。 

蠶進入五齡之後約七天開始吐絲結繭，二到三日內蠶會在繭中再蛻一次，然後化

為蠶蛹，身體變短、胖，呈茶褐色，約十日左右蠶蛾便可羽化。 

蠶蛾羽化後可存活十到十二天，經由交配產卵後而亡，從蠶卵到死去約五十五天

到六十日，溫家老宅這會養的蠶兒是第三撥了，累積一定數量的蠶絲、蠶繭，堆

了滿滿一室。 

剛開始養蠶時還不是十分熟稔，算是試養，新種的桑樹尚未有足夠的桑葉餵食，

用的是野桑樹的樹葉，養的數目不多，成繭收的蠶絲還不夠織一匹布，也就是試

試水，看多少蠶能吐出一斤的蠶絲。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後，第二回養的幼蠶是之前的十倍，這時種下的桑樹大都成活，

長出嫩葉，蠶兒的餵養方便多了，又過了兩個月後便可收繭取絲。 

桑樹越長越茂盛，蠶也越養越多，到了第三回時蠶室已增到十間，每天收集的蠶

沙竟成了養蠶的主要銀子來源，讓溫家姊妹手頭得以寬鬆些，還能養僕蓄婢了。 

「大姑娘、大姑娘，我們這一批蠶絲還不賣嗎？再堆下去都要發霉長蟲了。」 

一名四十來歲的婦人纏著頭巾，黝黑的臉龐微帶不安，東家不賺錢她們便領不到

銀子，心裡暗暗發愁。 

雖說江南處處好人家，好山好水物產豐饒，只要肯幹活便不怕餓死，山邊水邊盡

是取用不盡的食物，可是對老百姓而言，富的是有權有勢的人家，他們有的只是

嘴邊的一口糧，吃了上頓愁下頓，手上銅板只有三、五枚。 

眼睛下方微帶青色的溫柔從發怔中回過神，目光低垂。「應該是不賣吧，過兩天



我問問二姑娘。」 

從官家小姐一夕之間淪落為罪臣之女，由一開始的難以接受到如今的平靜，曾經

的心情起伏彷彿是一場夢，夢醒了，還得繼續走下去，軟弱不堪的身軀必須立起

來了。 

她是長姊呀！這事還是因長房而起，爹娘死了，溫家十二歲以上男子皆被流放，

她也很怕，怕面對沒有將來的前路，徬徨無依的不知何去何從，只想逃避。 

只是，避得了嗎？ 

看到二妹溫雅不辭辛勞的扛起一家生計，鬥智鬥勇的和地方仕紳周旋，不惜離開

宗族也要和溫家族親抗爭到底的勇敢和果決，她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了，該是做

些什麼的時候了。 

溫柔是長在深閨內院的千金小姐，真正的大家閨秀，她不像溫雅一般活潑好動，

老往外頭跑，她人如其名，溫雅端靜，不喜吵雜，很少出門，她在府裡常做的是

描紅、讀書，偶而做做針線活，給父兄姊妹們縫個袖套，繡個帕子。 

姊妹三人也就她精通女紅，因此溫雅考慮種桑養蠶的同時便想到大姊，由她來接

手蠶絲這一頭。 

「大姑娘，等收了這批蠶絲後又要再養下批幼蠶，年前還能收一批，要是一直堆

積不賣銀子豈不可惜，咱們的蠶室怕就虧了。」 

婦人心中暗嘆畢竟是姑娘家，做事不利索，不夠大氣。 

溫柔秋水似的眸子輕輕一抬。「虧不了，收了蠶沙和蠶衣還能賣錢，至少妳們的

工錢沒缺過。」 

婦人急了。「話不是這麼說呀！養蠶就是為了賣蠶絲，生絲的價格不算太差，若

不趁年前賣出，等過了年明年開春大伙兒一個勁的養蠶，價錢就跌了，賣不到好

價。」 

「為什麼一定要賣呢？」她反問。 

婦人一滯，面上訕然。「養蠶不賣絲難道要自己織成布來穿？」 

她倒是說對了，自家自產自銷一條龍成品，不假手他人，溫雅決意種桑養蠶便是

為了紡織成布，不單單是賣蠶絲賺微薄利潤，而是有了更宏偉的遠景。 

溫家老宅的人都曉得她心大，也全力配合，只是事情未成前不輕易透露，以免風

聲走漏被人暗施黑手。 

自從回到祖籍地後，想霸佔溫家老宅和田地的族長是一再打壓，處處和溫家老宅

的人過不去，要是知曉再過不久荒地那邊的莊子旁要再起一間紡織坊和染房，只

怕又要坐不住了，千方百計的要從中貪點好處。 

之前雖然抓到宗政明方，但因為朝堂各方角力的關係，那傢伙最後還是被放出來

了，只不過廢了一隻眼，也讓宗政家的江南織造付出不小的代價，而且因為溫雅

和瑢郡王交好，江南織造和溫家更是槓上了，溫家老宅的蠶絲賣不到好價錢，甚

至是壓價到白送的程度。 

一和江南織造扯上關係，如何能避開主事的宗政家，瑢郡王這回可是差點斷了宗

政家的香火。 



不過路不轉人轉，天無絕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了瑢郡王當靠山，溫家為

什麼不能另起爐灶與江南織造抗衡呢！ 

至少不愁沒有銷路，瑢郡王一句話，京裡的高門大戶，達官貴人還不十匹、百匹

的進，跟上這般潮流。 

「桂嫂子，妳的活幹完了嗎？聽說前兩天收的蠶沙少了斤兩。」溫柔聲音輕如細

棉，軟鶯嬌燕般輕柔，柔得讓人幾乎聽不出話中的冷意。 

「這……呃，蠶兒吃得少，所以……所以……收得少……」婦人心虛著，說起話

來結結巴巴。 

「再有下一次妳就不用來了。」她不養老鼠。 

「大姑娘……」 

溫柔素腕一抬，蔥白纖指修長如筍。「別以為我是姑娘家就好欺瞞，每日收了多

少蠶沙我都記在冊子上，缺斤少兩我會看不出來？」 

「……」誰說大姑娘敦厚，仁善溫柔，分明跟二姑娘一樣，她就拿一些些也知曉。 

桂嫂子有些不平，但也有一些不安，她自認做得很小心，神不知鬼不覺，每回就

用手捉一捧以帕子包著帶回家，數量並不多，不易發覺。 

只是次數一多就貪心了，從原本的一小捧到一大捧，最後縫了個能裝半斤的小袋

子，一次取個夠。 

蠶沙量少，不易取得，少個一兩半兩蠶沙，短時間是難以察覺，但是時間一長便

會發現不對勁。 

何況桂嫂子貪心，以為沒人瞧見就越拿越多，難免引起溫柔的疑心，私下多觀察

幾回便看出端倪了。 

在族長溫守成的干預下，肯為溫家老宅幹活的人並不多，加上宗政家的威脅利誘，

江南一帶養蠶人家雖多卻不一定敢為溫家老宅做事，因此只要不做得太過分，溫

柔是能選擇睜一眼閉一眼的。 

畢竟她和二妹的重點放在紡織成布的蠶絲上，蠶沙和蠶衣是額外的收入，貼補家

用，到了明年四、五月桑葚掛滿枝頭，還能採其果釀成桑葚酒，桑樹嫩葉能炒製

成茶。 

藥食同源，桑葉茶有安定心神，幫助睡眠的作用，不論熱泡冷飲都別有一番滋味，

口感獨特且香氣濃厚，沖泡後回甘潤喉，爽口宜人。 

溫柔喝過一次溫雅手捻的桑葉茶後便喜歡上這味道，時不時沖上一壺當茶水飲。 

「好了，妳下去吧！把第七蠶室和第八蠶室清一清，等蠶吐絲後將蠶蛹移出，取

適當的蠶蛹等退蛻後再培育新蠶。」山坡上的桑樹還能供應一季的蠶食，下了雪

也不怕。 

九月養新蠶，十一月初收蠶蛹，冬天不養蠶，天氣冷養不活，桑葉也太老，葉片

變硬，幼蠶啃不動老葉，要等春天發新葉才能再養。 

「大姑娘，妳真的不賣……」桂嫂子還是不死心，走一步三回首，好似真為東家

操心不已。 

事實上她是拿了溫守成的好處，想勸說溫柔以低價賣出手中數百斤的蠶絲，溫守



成再轉手賣出去好賺一筆。 

看到溫家姊妹養蠶賺到銀子的溫守成又起了壞心，他只想不勞而獲，坐享其成，

把別人的所得佔為己有。 

「賣什麼賣，妳這老婦不想幹就明說，本姑娘一會兒就結清妳這個月的工錢。」 

呸！什麼玩意兒，屋破沒瓦補還敢來踩別人的頭，日子不想過了是吧！ 

「二……二姑娘！」 

「二妹。」一看到脾氣衝的二妹，溫柔眼神一柔。 

「大姊，咱們花錢請的是幫工，不是祖宗，幹得好我多給點賞銀，要是偷奸耍滑、

碎嘴的不把東家看在眼裡，咱們要他何用。」溫雅的臉色帶著凶氣，一副「我很

不好惹」的樣子。 

「妳小題大作了，桂嫂子平日也挺勤奮的，沒餓著咱們的蠶，妳就收收性子，別

惡虎似的嚇人。」她使了使眼神，讓噤如寒蟬的桂嫂子先離開。 

「不凶不行，不吼上兩聲，誰知道妳妹妹是頭會吃人的母老虎。」溫雅沒好氣的

一哼，眼角餘光斜睨躡手躡腳走出蠶室的身影。 

「明明心地是好的，卻老是裝模作樣扮壞人，小心真被人記恨上了。」她心疼二

妹肩負重擔，而她能做的便是幫她分擔一些重量。 

她無所謂的幫著分蠶，把快吐絲的蠶放在平筐中。「記恨就記恨唄！不遭人妒是

庸才，妳妹妹我注定要富甲一方，等哪天我們銀子多到能砸人，看誰還敢長舌。」 

「妳呀！天生惹禍精，走到哪裡禍事就跟到哪裡，以我們如今的處境，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能不生事就儘量息事寧人，大姊不想溫家再有人出事。」前陣子有人

闖入府裡她不是不知情，當時她擔憂又害怕，唯恐家人們再出事。 

看到大姊面上的憂色，溫雅語氣放柔。「就算安分守己啥事也不做，咱們一家老

的老、小的小，又是姑娘當家，妳以為別人看了不眼饞，不想把我們一口吞了嗎。」 

光她那幾千畝由荒地變良田的土地就夠人眼紅了，更別提收了幾茬的藥草和即將

收成的棉田，誰看了不心動，心裡發癢的想分一杯羹，明裡暗裡的攀關係、耍手

段，混個臉熟，再藉機撈幾畝肥田。 

不是溫雅看不起那些自以為是的溫家族人，人性的自私在他們身上展露無遺，一

見老宅這一支子孫落難不僅不拉一把，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紛紛的上前踩

兩腳，不給人留半點餘地。 

若非真的走投無路，被人逼到退無可退，她怎會取出私藏的銀兩買下無人問津的

荒地，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狠厲逼自己豁出去，不用血澆灌哪來的紅花滿地。 

好在她成功了，短期的藥草收成給了她第一桶金，而後她再用這筆錢去買更多的

藥草種子和糧種，種出秋天的豐年，入倉的稻穀和棉花夠一家子用上一年仍有剩

餘，六個月和一年生的藥草也逐漸熟成，年底前又能賣上好價錢。 

「別人怎麼想是別人的事，我們只要管好自己，弟弟們年幼不經事，總要為他們

多想想，不可為賭一口氣意氣用事，祖母年事已高，不要讓她再為我們操心了。」

想起被流放的親人，眼底一暗的溫柔滿口苦澀。 

她爹為了從龍之功犯下彌天大罪，母親東窗事發後也走向陰司路，若非祖父曾救



下皇上寵妃，又有改良麻沸散方子用於軍中的實打實功績，加上祖母與太后是交

情甚篤的姊妹淘，在太后的求情下，這才有輕犯者流放邊關，而女眷與未滿十二

歲男丁遣返原籍，無詔不得入京的浩蕩皇恩。 

「大姊，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我們自個兒若是不夠強悍，遲早會被人撕成

碎片，連肉帶骨吞下肚。」溫雅向來強橫得很，她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只求一

家子不受人欺辱。 

「二妹……」 

「好了，大姊，我們不要一點小事吵嘴，我來蠶室是知會妳一聲，傲風哥哥替我

們弄來二十台織杼機和十台紡紗機，咱們的紡織坊一蓋好便能紡紗織布了。」她

們欠缺的是信得過的女工和織娘。 

「真的？」那麼快。 

一聽囤積的蠶絲終於能織成布了，溫柔面泛喜色，微帶鬱氣的眉宇稍有舒展。 

「大姊，我負責賣布和挑染花布，蠶室這邊和紡織坊就交給妳了，我們姊妹雙姝

合璧搶下江南布市，打下江南織造。」她們自個兒養蠶種棉，不用看人臉色。 

和江南織造對上是早晚的事，溫雅未雨綢繆的佈局，早一步脫出宗政家的掌控，

誰說生絲、蠶繭一定要賣入由宗政家主事的織造廠，她們也能自己來做，與之爭

輝。 

溫柔失笑的輕戳她眉心。「盡說大話，我們這小作坊一年能織出百來匹布就不錯

了，妳還妄想和江南織造一較高下，真是異想天開的小腦袋瓜子。」 

「只能織一百多匹布嗎？」真的比她預計的少太多。 

「妳知道江南織造內有多少機杼嗎？織錦、杭綢、蟒緞、絲綾、片金、毛青布……

每年光是進貢宮裡的布匹就有數萬匹，妳自個兒數數吧！這就是官家的和民間作

坊的差距。」她搖著頭，取笑二妹的天真，說著聽來的消息。 

溫雅一聽為之咋舌，她真沒想過織造廠的年產量是如此驚人，難怪上頭的人輕飄

飄一句話，他們養的蠶繭便沒人敢收，要不便是價錢壓得很低才能賣出去，幾乎

是血本無歸。 

「咱們自產自銷還能賺點小錢，不求大富大貴但求平安順遂，如今的時日比剛離

京好多了，不急著攢銀過日子，可以一步步踏穩往前行。」那時他們倉促出京，

活似被驅趕的野狗，她回想起來都暗自心酸。 

「大姊，妳的話我聽，不過今年不行，明年、後年還會落於人後太多嗎？我們有

棉花，等今年收了棉籽後便可大規模的栽種，眼前生產織就棉布的只有我們，妳

說離做大布商還有多遠？」她看的不是眼前，而是多年後。 

因為大伯參與皇子謀逆而牽連身為太醫院院使的祖父，皇上一怒之下不許溫家子

孫再行醫，因此溫雅拐個彎種藥草，不能仁心仁術懸壺濟世，那就製藥救人吧！ 

種棉花主要是為了遠在西北的家人，大雪封山太可怕，得備好禦寒衣物，雖然趕

不上今天冬天收成，但之後肯定可以讓在流放地的家人都穿上他們自己種的棉花，

再加上預防日後朝廷的局勢變化，為了那張龍椅，皇子們可是各出奇招，內有皇

子爭權，外有狼群虎視眈眈，戰亂是在所難免，她更要先儲存戰備物資以防不時



之需。 

「妳喲！心真大，要是棉花紡成紗織成布賣出好價錢，那些田產千畝萬頃的世族

大家不會一窩蜂搶種？到時候人人都買得起棉布妳還賺什麼。」溫柔不喜與人爭

利，她打小所受的閨訓只有相夫教子，若非家裡出事早已為人妻了。 

「大姊，棉籽可來自關外取得不易，其他人想種還要費番心思，那時我早賺得盆

滿缽滿了，何況也不是人人會種棉，織棉布更是一門學問。這是外來種，不是人

人都如妳妹妹這般慧黠聰穎的。」穿越的她多了別人所沒有的知識，在某些方面

佔了不足為外人道的優勢。 

在這時候棉花的種植並不普及，甚至無人知曉棉花可以織成布，做成禦寒的棉衣，

因此溫雅算是大規模種棉的先驅，等其他人知道棉花的好處後，在種棉的技術上

還是遠遠不及，讓她得以先賺不少銀子。 

「瞧妳得意的，風大需收帆，別太得意忘形了。」她有些擔心二妹的性子太張狂，

容易得罪人。 

溫雅淘氣的摟住大姊胳臂。「我不會讓外人欺負我們姊妹，外面的風雨再大，我

都替妳們擋著。」 

她口中的「我們」包含三房的妹妹溫涵，三個姊妹三個房頭，並非同一對爹娘，

但因遭逢家難而使三姊妹的心靠得更緊，更為對方設想。 

「雅兒……」她動容地眼眶泛紅，沒有二妹，他們走不回祖籍地，早折在回鄉的

路上了。 

「所以大姊，退婚不是妳的錯，是黎家沒那福分娶到妳，不管今後的路怎麼走，

我們會一直陪在妳身邊，妳……不要胡思亂想，就算那人來了又如何，視若無睹

便是！」 

她幾個月前從傲風哥哥那裡得知黎蒼穹將要被調來的事，本以為很快能見到人，

但中間出了點差錯，因此直到最近人才來，她知道大姊很快就會見到那人，也知

道這事一直是大姊心中過不去的坎，因此希望能幫大姊走出困境。 

 

 

退婚不是妳的錯，不是……妳的錯？ 

知道是一回事，但真正去面對了，撕心裂肺的難堪叫人情何以堪，她還是被傷得

很深很深，難以癒合的傷口不時的抽痛。 

溫柔站在屋裡的窗戶邊，舉頭看向高掛星空中的一輪明月，一閃一閃的星子恍若

她哭不出來的眼淚，滴滴涓流入心底，在心裡翻出一波又一波的浪潮。 

屋簷下掛著紅色燈籠，讓她不禁想起那一身的大紅嫁衣，她一針一線用了半年時

日繡出鳳吟月，迎風而舞的鳳凰在月下低吟，長長的鳳尾曳過長空，似在訴說美

好的願想，曳空而去長樂安康。 

只是那襲大紅嫁衣始終與她無緣，在大婚前夕敵軍入侵邊城，屠殺周遭村落百姓

無數，卓爾不凡的新郎臨危受命，跟著父親出兵抗敵，一連征戰數月未有半絲音

訊。 



這樁婚事原本是老將軍做的主，老將軍是新郎的父親，但是將軍夫人並不樂意，

嫌溫太醫五品官的官位太低，心中另有屬意的媳婦人選，因此一直有悔婚的念頭，

只是礙於父子倆都中意性情溫婉的溫柔，她才無法從中作梗。 

誰知天大的機會砸到她頭上了，一聽到溫志高犯事，二話不說的上門解除婚約，

還說了很多傷人的話，把身心俱疲的溫柔傷得遍體鱗傷，被迫立下此生無緣，三

生石上不復相見的毒誓。 

被退婚的溫柔大病一場，差點香消玉殞，她活過來後意志消沉，有幾次竟生出尋

短的念頭。 

「你為什麼要來，我都快要忘了你……」胸口隱隱作痛，溫柔看著月亮的翦翦雙

瞳逐漸模糊了。 

說要忘了，心口的印記卻清晰無比，如影隨形的浮現讓她在內心掙扎著，不停的

為難自己。 

是她的錯嗎？還是他是她的錯過，兩人的緣分薄如紙，禁不起小小的波折，輕輕

一戳就破了，再也回不到當初。 

就這樣，溫柔自我折磨的站在窗邊一整夜，晨曉的雞鳴聲啼起，驚醒了茫然無措

的人影。 

一道金色陽光從東邊升起，射向窗口的人兒，她忽地一怔，迎向一天最初的朝陽，

驀地，她發現自己的手腳冰涼，冷得幾無知覺，一絲絲的秋陽照在身上才慢慢暖

和。 

「啊！大姑娘，妳……妳起得真早……」端著溫水入內準備服侍主子淨面的杜鵑

微訝的低呼。 

她是一個月前才買入溫家老宅的丫頭，一個規矩尚未學好的鄉下丫頭，有些傻氣

和憨實，不過手腳倒是勤快，宅子裡的大小事都搶著做。 

賣藥草賺了銀子的當家溫雅給家裡添了人，三妹溫涵身邊多了個丫頭叫款冬，弟

弟們也有了各自的小廝，祖母年紀大了，除了個侍候的丫頭外還有個可以陪她嘮

嗑的婆子，能陪她話兩句鄉愁。 

灶上廚娘七嬸多了個小丫頭幫忙燒火，門房是個六旬老頭，喬七仍是車伕，但身

兼護衛的活。 

其實明裡暗裡溫家老宅一直有十名以上的暗衛守著，那是瑢郡王尉遲傲風的人，

因為他剛和溫二姑娘定下白首盟約，有了天經地義的理由，堂而皇之的保護未過

門的郡王妃。 

前提是等溫柔守完三年孝，再把長姊嫁出去，長幼有序嘛，因此他還有得等，不

知何時才能鴛鴦枕上人成雙。 

「嗯！天一亮被鳥叫聲吵醒了。」她面不改色的說著假話。 

杜鵑把溫水倒入面盆裡，將拭面的巾子浸濕再擰乾送到大姑娘面前。「大姑銀睡

得不好嗎？妳的氣色有點糟。」 

看來臉色黯淡的溫柔有些憔悴，眼神少了以往的光亮，兩隻眼睛下方有著非常明

顯的紫青色，略微浮腫。 



溫大夫人生前是個美人胚子，生下的女兒自然是姿色不差，若非早早定了親，溫

柔年滿十四便會入宮為後宮嬪妃，在京城的美人榜上也是名列前幾名。 

「沒什麼，作了惡夢吧！」一個讓她不敢沉睡的夢。 

「大姑娘作了什麼惡夢，怎麼把妳嚇得臉發青？」活像泡了水的青豆，臉上青白

交錯。 

「杜鵑。」她輕聲一喚。 

杜鵑一怔，乾笑的垂首。「大姑娘淨面。」 

還不太會看人臉色的她也知道自己多嘴了，喜靜的大姑娘不喜歡身邊服侍的人嘮

叨多話。 

「一會兒我到紡織坊瞧瞧，妳準備一下。」淨完面的溫柔以青鹽漱口，她坐在梳

妝台前梳著一頭鴉黑長髮。 

磨得光亮的銅鏡中映出一張蒼白嬌顏，膚色暗沉無光，如同剝出樹皮的老樹枝幹，

她微微怔忡，嘴邊露出一抹似有若無的苦笑。 

原來她還沒放下。 

孝中脂粉未施的溫柔難得上了淡妝，兩頰拍上淡淡的胭脂，讓自己看起來氣色好

一些，遮掩眼下的浮青。 

梳了髮，挽了俏麗的流雲髻，再換上適合外出的鵝黃衣裙，她帶著丫頭杜鵑緩緩

走出溫家老宅。 

紡織坊在鎮外的黃石坡邊，靠近溫雅買的荒地，作坊旁邊有一條潺潺溪流流過，

岸邊開著當季的小黃菊，迎風搖動十分嬌美，如鄰家小姑娘在溪邊遊玩一般。 

紡織坊主要是紡紗織布，幾台紡車繅出細紗，再由織布機織出一匹匹尚未染色的

白布。 

溫家老宅剛蓋好不久的紡織坊還有著一股桐油味，一字排開的織杼機約七成新，

還有等著上工的人。 

因為是初次開工的緣故，應聘的紡娘、織娘並不多，一半的機子沒人使用，孤零

零的顯得寂寥。 

好在自家養的蠶所吐的絲量少，第一次嘗試性的紡紗織布，溫家大姑娘、二姑娘

要求的不是快，而是穩，先織出能見人的布後再考慮增產，而向外收蠶繭或生絲

也在考量之中。 

畢竟人力有限，若想有大量的織布就得有源源不絕的原物料，自家六十日一收的

蠶絲還是太少了，必須向其他蠶農購買，光他們一家供應不上。 

從紡織坊出來後，溫柔打算去桑園採些桑葉，誰知一走出來就見到不速之客到來。 

「柔兒。」 

路的一頭出現一道身著軍服的頎長身影，聽到那一聲深沉嗓音的低喚，整個人身

子僵硬的溫柔邁不開步伐。 

「對不起，我來晚了。」 

聽著那聲抱歉，她鼻頭一酸，眼眶泛紅。「不好意思，我跟你不熟，麻煩讓讓，

我是守孝中的女子，請不要壞了我的名節。」 



「柔兒……」面露疼惜的男子大步一跨。 

他一進，她便退。「請叫我溫大姑娘。」 

不過是小小五品醫官的女兒，妳憑什麼入我們一品護國將軍府，好歹看看自個兒

的出身，不要見到高枝就攀。 

就沒見過像妳這樣不要臉的女子，自個兒門檻不夠高還找來幫手，妳怎麼這麼厚

顏無恥，讓妳臉皮一樣厚的妹妹與我女兒交好，藉著我女兒和我家將軍搭上線，

達成妳們姊妹不可告人的齷齪心思…… 

呵！夢還是早點醒，有本夫人在的一天，妳別妄想進將軍府，成為將軍府少夫

人…… 

哎喲！老天爺終於開眼了，把不自量力的小蟲子打回泥地裡……妳最好識相點，

別再來糾纏，我將軍府容不下一個罪臣之女，今日本夫人就跟妳明說了，我給他

挑了一門親事，比妳好上千倍、萬倍，妳呢就懂事點，不要逼本夫人讓妳難堪，

如今的溫家是翻覆的小舟，早晚得沉，要是不順本夫人心意，我讓它沉得更快！ 

撕成兩半的庚帖和退婚書往臉上砸來，記憶猶新的溫柔仍記得當時的羞辱和不堪，

像是一巴掌打在面龐上，火辣辣的燒灼著，身邊是妹妹和祖母的憤怒聲，她竟發

不出一絲聲音。 

事過境遷，她成了京城中最大的笑柄，一直到離京，她耳邊還不斷地縈繞著讓人

難以入眠的謾罵和嘲笑。 

「柔……溫大姑娘，不論我娘說了什麼都不是我的本意，我的心始終如一。」看

著那張消瘦的小臉，心痛不已的黎蒼穹反而平靜了幾分，他終於能見到她了。 

「不是你本意又如何，都過去了，望少將軍亦如是。」他們都回不去當初，緣斷

難續。 

沒人瞧見溫柔藏在衣袖底下的纖纖素手顫抖得十分厲害，她左手緊緊捉住右手，

不洩露一絲一毫真正的情緒。 

抿著唇，黎蒼穹重重往胸口一捶。「這裡過不去，我認定的妻子只有一人，不會

有第二人。」 

聞言，她發現自己竟然還笑得出來。「孝道大過天，少將軍這話說給黎夫人聽吧！

也許她會笑笑的說，我兒子真孝順，然後用手中的茶杯砸破你的頭。」 

「柔兒，不要故意說刻薄話，這不像妳。」 

刻薄？溫柔面無表情的看向飛過天際的雁鳥。「請叫我溫大姑娘，少將軍勿要逾

禮。」 

「是驃騎大將軍，我在邊關立下戰功無數，以此請調溫州大營，為營中統帥。」

換言之，溫州大營由他管轄。 

「是嗎？恭喜少將軍……不，是大將軍高升。」意料中的平步青雲，以他的出身

是遲早的事，根本不必上戰場殺敵，只是多此一舉。 

「柔兒……溫大姑娘，妳變了。」她渾身散發生人勿近的冷漠。 

溫柔笑容淺淺的垂下目光。「是人都會變，在經過家破人亡後，誰還能一如以往

的天真。」 



能不變嗎？在所有嫌棄的眼光中，不該有正氣凜然的護國將軍府，那是她的夫家，

唯一的退路。 

可是第一個跳出來踩溫家一腳的人偏是她認為最不可能的那個人，不僅一擊擊潰

她自以為的信心，還摧毀她對人性的信任，好長的一段時日裡她自我厭惡，深恨

自己為何相信夫家對她的看重。 

從一件事便可看出一個人的品性，她錯了，錯在識人不清，沒能看清未來婆母隱

藏的卑劣。 

「我應該陪在妳身邊，不該讓妳一人承受。」有人刻意隱瞞京中發生的事，等他

知曉時已經來不及了。 

「有人」指的是黎夫人，黎蒼穹的親娘，為了拆散她不中意的婚事，喝令府中眾

人不得將此事傳給黎家父子知曉。 

溫柔想笑，卻冷哼一聲。「這話說得可笑，你用什麼身分相陪，事發當下我們已

解除婚約。」 

他們是不會再有交集的星子，他在北境，她在南方。 

「我不承認，母親的決定不算。」 

他知道溫家出事時已過大半年，期間雖然不解溫柔為何許久沒有傳來隻言片語的

關心，直到戰事休止，他請命獲准回京，才得知溫家出了大事…… 

 


